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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

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38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和

活动空间。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

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

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

发展的大致脉络。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介绍 2008 年之后北京拉拉社区的转型

与发展。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 

1997 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 年至 2003 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 年至 2007 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 做一些 

更深层意义上的东西 ” 

北京 

 

拉拉沙龙 

2008 年的核心词汇是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奥运会、金融危机、4

万亿财政投入、大雪灾、大地震……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巨

大变化和全中国的激烈转型。而在回顾 2008 年（包括口述史访谈采

集到的一部分 2009 年的历史）北京拉拉社区历史的时候，转型又再



一次地显著出现。这或许是时间上的巧合，或许有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但这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探讨，目前本文还不能下结论。已经多元发展

的拉拉社区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小组其实在转型的问题上并不是协调统

一的，它们的发生各有原因，所处的阶段也不完全相同。 

2009 年，北京拉拉沙龙搬到了三元桥的 J 吧（“界吧”）。搬家的原因

是沙龙和百万庄园的几次沟通总是不愉快，最终促使了安可下定决心

又一次将沙龙搬家：“有几次也是这个餐厅（指百万庄园）的人还是不

太合作，我就感觉特别不好，有几个人就撺掇我说，你还是搬过去吧

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就搬就搬吧”。 

其实，在搬到三元桥之前，无论是在金芭蕉、乐杰士还是百万庄园餐

厅，沙龙的位置都在朝阳门的丰联广场附近，换句话说，沙龙所处的

地段其实一直没有变动过。但搬到三元桥这一次，对它来说却成了一

个全新的起点。尽管在安可看来，这间新的酒吧“设施比较齐全”，有全

套的投影设备以及台球等娱乐设施，采光上看“也比较明亮”、“空间比

较独立”，同时酒吧“老板还比较合作”，但对于更多沙龙的老成员来说，

全新的环境和服务却反而使他们感到的是陌生、紧张甚至不适。在他

们看来，新沙龙不仅地段偏僻，乃至不少常年生活在北京的拉拉都找

不到它的位置，而且这一偏僻的地理位置还使得不少参加沙龙的中年

拉拉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出现在这个非大众的环境中成为了对自己

身份的一种“强调”或者说“标识”，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出现在一个购物

商场的快餐厅里显得那么“自然”或者说具有安全的身份隐蔽性。宝贝



猫曾经告诉我们，她觉得以前沙龙的环境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种开放

的环境里拉拉会感到安全，但新的环境却实际上是封闭的，感觉像是

“躲在一个角落里”： 

宝贝猫： 

我在一个商场里，一个咖啡座，逛街逛累了，（在这休息一下）我怎

么不能啊，对不对？我到这边办事，我饿了进来吃顿饭，怎么不行啊？

（环境）就会变得很宽松，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到那个地方出现都

很正常，这是一个除了胡锦涛，人人都会出现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三

十五岁、四十岁以上的拉，她想出来活动，她跑那个地方去，找一个

叫“界吧”的地方进去，如果被人看见，这事不好交代了。……反而她更

有压力了，别人觉得她是刻意的去。 

此外，除了环境的偏僻以及封闭性，与此前沙龙所在的乐杰士和百万

庄园等大型连锁餐饮店不同，酒吧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小本生意，这也

导致了一些拉拉对于新沙龙在消费以及服务上的不满意。 

宝贝猫： 

其实沙龙一直收费，但是到那（指搬到 J 吧）以后，为什么你会感觉

到那种收费？——我曾经跟闲说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要收这个

最低消费这个标准，我说这个其实挺不好的。……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

因，是服务质量的问题，因为在百万庄园和乐杰士，因为人家毕竟是

连锁店吧，人家那服务质量还能够保障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下回来我还点这个，甚至我来了，我得吃个那个对吧。可是他那个地

方，三元桥那地方，他的服务质量很差，那的水什么玩意啊，他告诉

我说那个最低消费，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2009 年，作为沙龙主要主持人的宝贝猫暂时淡出了沙龙。关于宝贝猫

离开的原因，客观原因上是她告诉我们新沙龙距离自己的家太远了，

来回很不方便，时间表也跟自己对不上，所以就不太去了；主观原因

来讲，宝贝猫则是认为自己作了两三年的沙龙主持人，也“需要沉淀一

下，长时间沙龙里讨论的话题大部分上都是这些，谈来谈去你需要一

个激情。你一开始服务帮她们解决，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如果一

直都在帮助这些事情，她一波一波同样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在重

复……有一种没有效果的感觉，好像你帮助了一批人，然后这些人她们

明白了，不再出现了，然后换成另外一拨人，然后这些人又带着同样

的问题又来了”。 

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宝贝猫发现，在拉拉社区里面存在

心理问题的人可能确实相对较多，由此她也总结自己几年在沙龙的工

作，认为这些年的志愿工作“简化完了就剩下一点了——我觉得我没有

那么多想跟她们谈的话，我就想告诉她们，你得学会做人……最后就

剩这一点了。我跟你说一千道一万，代替不了你自己的行动”。在这样

一种夹杂着些许疲惫与困惑的心情下，宝贝猫决定暂时告别沙龙一段

时间，让已近中年的自己也能够休整一下。 



 

图片来源：wp.styletc.com 

沙龙地点的变化和主要人员的离开也促使沙龙的主要组织者安可有了

更多的想法。安可觉得，从沙龙搬到三元桥这个新地点开始，“沙龙从

环境、地点……从做的东西，从我个人对她的期望、要求，跟以前完全

不一样了”。现在她所期望的沙龙应该能够更多地做出一些“像样的话

题”，让“来的人明显看到是什么，谈的是什么东西”，做出“一个现实

的沙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你就是大家坐在

一起聊天，其实没有它的意义……因为你做的时候，你不仅仅局限于平

台的，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兴趣再做——

谁都可以建立这个平台，几个人搭这个架子，酒吧不是一样么？”所以

安可希望沙龙在开办已近五年之后，能够更多地“做一些更深层意义上

的、做一种改变的东西。” 

当然，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选择做出任何的改变，总都不是件简单顺

利的事情。在安可看来，沙龙要想做一些“转型”，还是面临着几个主

要问题的困扰。首先是在沙龙的目标定位方面。安可说，自己在最初



做沙龙时，其实也希望沙龙能够有更好的记录、留下一些文字性的东

西，但她认为这首先依赖于好的组织者、策划人和主持人，“需要相应

的一些真正能够有一些思想的人去参与这样的话题”；但同时，她又认

识到，“有的时候，我只能说尽量去做，你想到的可能会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要求每一个人，只能是说尽量能够做到就好

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做不到就做不到吧，你

不能要求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做出一个像样东西来的话，

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的——可是这个你不能强求。” 

其次是在资金方面。一方面，“同志这一块，NGO 这一块，女同这一

块，其实资金是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没有钱，有些东西你也做不了，

特别是你要做得更专业的时候，做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不是靠几个人

支个架子就可以做起来的，就真的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安

可认为自己目前的“路子还不是特别的宽”，另外申请资金这件事情，

“其实蛮辛苦的，你要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这件事情，找人来参与这个，

找嘉宾、找人来参与这个，那这个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大”，而只靠自

己来做这件事情，显得有些不太现实。 

安可： 

这点上我也很矛盾。矛盾在哪呢？就是说，如果做一个项目的话，你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单独能够承担一个完整的项目的东

西；那你去管人要钱的时候，这个东西……有钱有什么好处，你必须把



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的话，你就要掂量着不是什么钱都能要，不是

有钱就是好的事情。 

 

与资金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管理问题，特别是沙龙志愿者

的管理。对安可来说，由于长期以来自己都是利用全职工作以外的业

余时间来做拉拉沙龙，因此她本人很难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

对沙龙的志愿者来说，要做得更专业化以达到申请资金和进一步扩大

服务范围等目标，那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这不仅与资金有关，实

际上也与组织的制度设计等有关系。 

安可： 

志愿者相对来说好找，但是志愿者她是需要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解，

她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钱，你没有那么多钱付

给人家，专业的东西就要专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面，那谁都在养



家糊口，谁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为你做一个不

挣钱的很专业的东西？……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是草根的初级阶段么，它

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来去做，做

专业了，那么就不是靠个人的东西了，就是大家把这个组织的规模做

的非常专业化之后，那你某个人不在，他不在就可以再换一个。……如

果我们不专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靠某个人。那这个专业怎么做，那

肯定是钱很重要……就是你真的让她全心的、全职的做一个事情，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去一点一点感悟你这个企业、你这个组织的文化，

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她去做出一些东西。 

因此，由于沙龙面临着目标、资金和人员等几方面的困难，安可觉得

自己目前更多的也还是在思考和权量的阶段。不过她仍然告诉我们她

对于沙龙更远的期望，那就是沙龙能够发展成为更专业化的运作体系，

这样即便她个人有一天不再参与沙龙的工作，北京拉拉沙龙仍然能够

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沙龙作为下午场聚会的功能就会

随之减少，相反安可觉得这一点应该坚持下去。宝贝猫也在访谈中表

达了类似的看法。 

安可深知推动任何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的”，而随着事情发展到不同

的阶段，自己的一些目标和想法也会随之“重新设定”——“对于要做什

么，会比以前明确、清晰，会想到‘我到底要做什么’。”而对于沙龙和她

自己来说，2009 年与纪安德合办的“女同发展论坛”，就是沙龙向前迈

出的重要一步。 



 

2009 年，北京拉拉沙龙与纪安德合办的“女同发展论坛暨北京拉拉沙龙五周年”  

（图片来源：“同志亦凡人”网站  

queercomrades.com） 

访谈员： 

那像跟纪安德做这个论坛呢？算尝试么？ 

安可： 

跟纪安德的这次论坛是我想做的。最初他们想做一个培训，因为沙龙

五周年么，我说我们是不是把一些小组的代表招过来，以这个书的发

布为名，做一个五年的成果的发布会之类的。郭雅琦（纪安德的负责

人）说，就找几个专家给她们讲讲课。后来我想，专家都讲什么呀，

讲那些东西她们能听么，每次开会都讲，讲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性别

呀，多元平等啊，我觉得那些小组真的，真正理解这个，从社会性别

的角度去看很多问题，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个东西



你再让她，还讲这些东西，她也听够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后来我说，要不我们分几个议题，去做这样一个论坛吧。其实我觉得

我想到发展论坛呢，这个想法也是基于一个沙龙——就是了解很多人

的状态，她们的需要，就是从她们的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

同志运动这一块，你一定要跟主流的文化结合在一块……如果你完完全

全去搬国外的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太相通的。 

 

何小培（左）在“女同发展论坛”发言  

在女同发展论坛结束后，安可认为现在沙龙的目标除了要继续坚持做

好下午场和一些更多元的社区活动（比如晚会、郊游等）之外，也要

努力增加和其他小组的合作，并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够做一次类似女同

发展论坛这样的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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